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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的亲切是一种力量
——由《奔腾》引发的几点思考

黄宗权

《奔腾》是作曲家谢鹏 2013 年底创作的一首大型民族管弦乐作

品。正如作品的标题所预示的那样，这首作品全曲的情感气息热烈

而积极、奔放而富有朝气，并于其中蕴含着一股内在的、澎湃的、

激动人心的力量。

一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首作品所使用的音乐语言都是极为“传

统”的。在乐队的编配、和声的选用、音调的连接等作曲技法的应

用方面，与当下的“现代民乐”作品的技法应用相比，显得“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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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也与曲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其他民乐作品的风格有相当大的

差异，从而显得有些特别。从作品整体的结构布局来看，除了开始

处一个简洁的只有两小节的导入性音调外，全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

部分。当然这种结构划分，不是从作品分析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是

以各个部分呈现的完全不同的情绪特征为划分依据的。

在前两个小节的导入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低沉的持续音，伴

随着笙在较低音区奏出一个上行的呈主属关系的四度音程。大锣敲

击之后的振颤余音袅袅，随后跟进的竖琴轻柔的拨弦，如同黑暗混

沌之中的一缕微光划过无垠夜空，唤醒沉睡的大地。

在第一个稍显缓慢的段落中，作品其实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种萌

动的能量了。随着弹拨乐逐渐密集的音型和拉弦乐器逐渐升高的音

区、和声蕴含着需要被解决的倾向和动力、定音鼓由弱渐强的滚奏

等方面统合在一起，使这股潜藏的能量逐渐增长，但它正要试图爆

发和解决的时刻，却被悠然进入的中胡打断和搁置了。中胡以一个

缓慢的吟诵式的音调进入，在柔弱的音调之中又蕴含着粗犷的大跳，

它以内心独白的吟唱对抗着整个乐队，它似乎在讲述什么，我们仿

佛听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柔美与悲壮。这种对置

使被抑制的能量很快得以重新激发。定音鼓铿锵有力的行进节奏再

次将乐队充分调度，进入了一个快速而热烈的结构段落之中。这个

段落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整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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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的运用。在这个段落中，打击乐和乐队的其他声部或者彼此

应和，或者以打击乐烘托铺垫旋律声部，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情绪的

发展和变化。尤其是民族打击乐的音色应用和节奏设计，展示了中

国传统音乐特有的音乐风貌和韵味。在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密集鼓

点中，伴随着拉弦和拨弦两组乐器的反复和模进，把音乐的情绪能

量进一步加以酝酿、聚集和推进。胡琴声部演奏的五声性音调不停

地翻滚，出色地勾勒出浓郁的传统音乐风情。随后，乐曲情绪能量

再一次被由弦乐队奏出的柔美的舞蹈性音调加以延迟。和之前的中

胡独白似的吟咏不同，乐队优美的旋律在乐队各声部互相映衬中彼

此对话。在此之后，音乐的情绪在打击乐的推动下，一次次累积的

巨大的能量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了，它汇集在一起，如激流湍进、

如万马疾驰，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倾盆而下、一泻千里，最终将

乐曲推向盛大的高潮。

整首作品大致的布局合理地形成这样一种意象 ：它像一条千里

奔驰、流经广袤疆土的大河，从涓涓细流，叮咚作响，而后经历险

滩和涧谷，最后百流归宗，奔川入海，所谓“情风万里卷潮来”。

作品的各个部分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作品始终带领着我们进入一

个充满力量同时又富有变化的音乐世界。但从结构和技法来看，这

首作品并无所谓特别的“创新”之处。可是，这些看似普通的音乐

语言，最终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是为什么呢？换个说法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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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看起来并不“新奇”的作品何以动人？

二

本文认为，这首作品之所以最终打动我们，其根本原因在于它

的情感力量。它以我们熟悉的音乐语言呈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

这是融化在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与生俱来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一

种感人至深的力量，这一力量的来源又在于它以一种令我们熟悉的

方式对文化基因进行的承续和书写，并由此最终使我们感受到这个

作品带来的亲切感。它自然而不造作，娓娓道来，声声入耳 ；不惊

世骇俗但惊心动魄，它质朴而真诚 ；它以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特有的

方式呈示了能被大多数中国人一眼识别但又难以名状的情感。一切

的音乐语言都是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于，它的乐

队音色、它使用的音调、它的滑音和揉弦都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呈现；

出人意料在于，我们没有听到艳俗的旋律、没有听到对传统音调不

加掩饰的借用，五声音阶中混合着的半音模进变化、对打击乐鼓点

充满现代感的设计、西洋音乐的合理配置，体现的又是曲作者以自

己的方式对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的抽象再现和一种凝练的概括。直白

地说，它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 ：这些音乐不是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

的简单再现，但是只要是中国人，一定会感到，这是我们自己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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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且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作曲家才能写出这样风格的音乐。

通过《奔腾》这个作品，当然也通过这次比赛的其他作品，借

助这次论坛，我们可以思考以下这些互相关联的问题，即 ：我们需

要怎样的民乐作品？我们应该倡导何种风格的民乐创作？我们应该

鼓励什么样的创作实践？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我们的

民乐如何承续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和民族文化熠熠发光的传统？作

品如何创新，又如何面对当下纷繁喧嚣的现代社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的作曲界和音乐理论界对民乐创

作如何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有过热烈的讨论，对如何发展民乐有着不

同的看法。自 20 世纪初以来，就有青主、刘天华、王光祈等人从

对待国乐的不同态度出发，对如何发展国乐有着不同的观点。“文革”

以后，又产生了对所谓“新潮音乐模式”、“新古典主义模式”和“彭

修文模式”的各种争论。与此相关的议题则包括了民乐创作中的中

西关系、民乐创作如何创新、民族乐器是否需要改良，以及民乐是

否要“交响化”等等方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当下，似乎已经告一

段落了，但如何评价当代民乐作品的价值？如何评价民乐创作水准

的高低？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当然，也可能永远无法

彻底解决）。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

它反映的是音乐理论界和作曲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自身音乐文

化处境的思考，对音乐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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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往往具体体现为一首作品是否“传承与发

展了传统的音乐美感”、是否“弘扬了民族文化”，后两者一直以来

都是作曲界和音乐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音乐创作——尤其是民乐创作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思考，与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待文

化的态度本身有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以来，很少有一个民

族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像中国这样充满了反复和纠结，充满了矛盾和

挣扎。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开始，传统文化一度是受严厉批

判乃至凌辱的对象，在经过若干年“不懈努力”之后，局面已经非

常不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不仅从未获得应有的尊

严和地位，更是经常成为被阉割、被抽象化和虚无化的对象。久而

久之使中国文化成为“不土不洋”、“不中不西”的以泛意识形态化

为特色的“怪物”，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多元化，但文化却始终捆

缚在五色斑斓的笼子里的奇特景观。

又几十年过去了，当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有钱了，又突然开

始意识到，我们除了追求物质和财富以外，我们还需要文化，我们

需要在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我们需要在和传统建立联系之

中来解决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人们越来越发现，国富民强的理想

不是光有钱就能实现的。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才能致强。于是社会

又开始出现对传统文化的竭力推崇、挖掘和寻找。现在一个很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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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就是“文化觉醒”，这个提法表面上看起来，是要以新的心态

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理，即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的“低级”，我们的传

统文化自有其自身的价值，且这种价值可以不以他文化作为评判和

衡量的标准。

本文以为，任何以极端方式对待传统都不可取。对待传统文化

需要一个辩证的态度，不以意识形态或者民粹主义而人云亦云。尤

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融和影响变得更为常见。我们常

常缺乏一个宽阔的胸怀和视野去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

化。其结果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常常在孤芳自赏和妄自菲薄

两个极端中来回摆动，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合适的态度。

具体到民乐的创作中，我们当然需要对传统的继承，但这种继

承要破除形式继承的老路，如果“形在而神不在”，那么，继承只

是一件极为片面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传统的音乐文化要有新的表

现形式，新的音乐文化理念，新的音乐技能。但是，这种创新，也

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

示对传统文化自信，从其原体上进行新的提炼、整合，使传统升华，

并富有时代风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奔腾》的创作，当然也包括这次比赛的其他

作品，它们在丰富民乐的表现手段、扩大民乐的表现范畴、打破原



86

有艺术规范的束缚、发挥创作主体意识以及深层发掘传统文化特质

等方面都有诸多建树。它们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与高度的艺术技巧

相融合，追求作品为当代的听众所接受。既新颖又与历史的积淀相

联系，使听众在听觉上感受到熟悉而亲切的音乐语言，但又听到了

不断打动他们的新的东西。

《奔腾》这首作品似乎再次告诉我们，在音乐创作中一个永恒

不变的法则——满足当代人的心理需求是成功的保证。关注当下，

也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任何文化的价

值在于发掘它对当代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艺术是人类心灵的产物，

如果它失去对当下人们生存境遇的悲悯关怀，如果它没有去考虑当

下听众的心理感受，如果没有关注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来谈所谓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可疑的。《奔腾》和本次

其他获奖作品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作曲家创作出熟悉、亲切而又不

俗套的音乐语言，它满足了我们的听觉需要，它成功的以情感而不

是技术打动了我们。在音乐创作中，本文的一个坚定主张是 ：我们

当然需要鼓励音乐家的各种实验性的探索，但是如果一个作品能赢

得更多的听众，它无疑是更具有生命力的——这次比赛的结果再次

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不是题外的题外话是，这次比赛的主办方把目光对

准四十岁以下的作曲家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战略决策。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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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把绝大多数的目光都投向那些著名的作曲家，当然，这没什么

不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本文以为，在关注“大”作曲家的同

时，是不是也应该把目光多投一点给年轻的作曲家？因为这些年轻

的作曲家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内作曲界的中坚力量。即使我们无法预

测他们的作品未来的风格走向，但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注，给

他们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这对发展和促进我

们的民乐创作是有极大好处的。这种好处，也许在短期内无法显现，

但是在更长的时间来看，则一定会取得惊人的成效。过三十年后再

回头看这个事情，一定会明白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


